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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言弃

揭开以前发掘后覆盖的塑料
布，映入眼帘的是一处遗迹堆积异
常区。这个堆积异常区，是一道划
分地层堆积的试题。先是发现了
石块堆积，后来继续下挖，出现了
明确的、形状规则的长方形洞口，
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一处后期破坏
的遗迹单位，考古学术语是“扰
坑”。

“发现扰坑一处，编号H1，包
含物有原属于俑坑埋藏的器物。”
我在日记中写道。

H1出土遗物的来源包括两
部分：其一原本属于俑坑，有易
燃、易腐朽的漆木质器物，这些物
件在被扰动时尚未发生质变，保
存了比较完整的状态，说明被扰时
间距俑坑填埋时间不远；其二为扰
坑回填时混入的杂物——— 石块、席
子印痕的烧土块和陶俑残片，是后
来人一看没用的废弃物。

从H1包含物分析，盗扰时间
在秦末汉初，俑坑建设完成不久。
填埋时间不好说，因为第一拨人
也许把坑没填满，草草了事，土
虚，一下雨又是一个坑，第二拨人
还得再垫土，再填，如此反复，具体
次数难以明确。

在最初面对H1时，尽管没有
层位学的认识，但对其中的遗物，
还是进行了详细记录，每一件都
入册保存。箭镞、铁锸、铁凿、铁栓
板，这些都认识，在1998年发表的
一号坑发掘报告中公布过。唯独
那件摆放在表面的大石件没见
过，不知石件是不是从H1里挖出
的以及干吗用的。

石件斜长残40厘米、厚10 . 5厘
米，内有圆形和半圆形透雕，直径
分别为6 . 4厘米、12 . 8厘米，断面上
有大量的凿痕，显然经过人为加
工。1974年一号坑开始发掘，早期曾
有过露天作业，解放军来过，翻斗
车来过；后来又修建了陈列大厅，
屡次建筑维修。谁都有可能把它从
别的地方搬到现在的位置。

同伴电话转述领导的训斥：
“就不是坑里的东西，赶快扔了
去！”继而问我：“怎么办，扔不扔
啊？”

“卫红，给你看份日记。”9月10
日，袁仲一老师一大早从西安赶
来，掏出一张发黄的日记纸。纸上
写道：“T23(方)由北向南数第三隔
梁上发现的石雕，附近有红陶残片
(绳纹)及木迹。”字下附草图。

“这是一件建筑石构件，是1979
年在地层中挖出来的。”他补充说。

石构件不是俑坑里的东西，却
是H1中的东西，对H1填埋时间的
判断具有一定的作用，不能随便丢
弃。袁仲一老师是秦俑坑兵马俑考
古发掘的掌门人，此次一号坑第三
次发掘的顾问。老人家尽管年近八
旬，对这次发掘从始至终倾注心
血，令我终生难忘。

洗土寻宝

工作开展以后，我马上联系
公安、后勤部门，请求帮忙从一号
坑大厅外北环道西端接水管、垒
矮墙。

“洗土？”师傅弄不明白我要
干什么。

“坑里挖出的土，要挑选一些
洗洗，找找秦代的麦粒。”

找找秦代的麦粒是一句半开
玩笑半当真的话。寻找秦代植物遗
骸，是本次发掘洗土的目的之一，
专业名是植物考古浮选。通过浮

选，找到遗址中炭化的植物遗骸，
研究当时人们种什么庄稼，荒地上
长什么草，山上有什么树。

考古浮选法的原理实际很简
单，炭化物质在干燥的情况下比一
般的土壤颗粒轻，比重略小于水，
因此，将浮选土样放入水中便可使
炭化植物遗骸脱离土壤，浮出水
面，进而提取。

赵志军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专门做植物考古的
专家，他很快邮寄过来一台浮选
机并亲自来现场指导浮选。经过
赵老师的鉴定，轻浮部分包含物
有田紫草、接骨木。对于浮选结
果，赵老师不甚满意，觉得植物浮
选信息太少。无发现就是大发现，
说明俑坑隔墙和填土不是当时的
生活地表土，应是利用了营造坑圹
挖出的生土。

尽管不愿提及洗土的第二个
目的，还是应该说出来，就是怕土
里有陶片没挑干净。考古部另外成
立筛土组，另派专人负责在一号坑
内西北角开展这项工作。对发掘区
倒出的20世纪80年代回填土一点一
点过筛，再摊开一点一点地挑选。

9月11日，在20世纪80年代的
回填土里筛出了一件铜璏，是剑
鞘上的附件，是坑里的东西。按说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东西没出坑，
又已经是我负责组织人员在过筛，
应该不受责罚。但好事不出门，坏
事传千里，曹玮副馆长电话约面
谈，才知道筛出了铜璏，此事已经
是沸沸扬扬了。

回到现场，我坐在木板上盯着
电筛子发呆，心里翻江倒海。“如履
薄冰，从今天起工作再也不能出
错。铜璏比筛子眼儿大，漏不下去，
那些陶片渣比筛子眼儿小，还是能
漏网。咋办？”

9月12日，我在日记里写道：“一
整天寝食难安，晚拟检讨发电邮给
领导，全体停工一周，整顿、反省。”

“唤醒”兵马俑

一点点、一层层清除俑坑上的

土和木，终于离黄土掩埋的兵马俑
更近了一步。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
心理准备，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绝对
不会是一个气势雄伟的“地下军
阵”，更像一个“灾后现场”，满地断
肢残臂、破碎的头颅和躯体陶片，
那场面比暴怒的主妇摔碎了一地
的碗盏还要凌乱。

没关系，我们“慢慢地”接近
它们。除去杂土，俑头出来了，半
个陶俑的胸腔露出来了，断腿和
双脚出来了。绘图师金鸡独立，单
脚插在狭窄的缝隙中，踩踏着软
垫，一厘米一厘米确定坐标，绘制
出陶俑分布平面图，摄影师一帧一
帧地拍摄。

有国外同行来参观，对纯手工
测绘颇有微词。她说：“希望你能到
我们那边学习一些新方法。”

我知道她指的是一些高端测
绘方法，比如RTK。这是一种新的
常用的卫星定位测量方法，能够在
野外实时得到厘米级定位精度的
测量。但是具体在兵马俑坑，RTK
不实用。陶俑残片满目皆是，整个
现场“无立锥之地”，逐一测点，精
确到厘米级，得把人累死。关键是
发掘区接收不到卫星信号，获得载
波相位动态实时差分如天方夜谭。

终于到了可以搬离陶俑出
“坑”的时刻了。陶俑、陶马四分五
裂，残片散布互相掺杂，端起一节
左臂，马上反应出右臂在哪里见
过；摩挲一节手指，马上起身走到
2米开外的地方拿起半截断掌，茬
口一碰八九不离十。从玉米堆里
挑一颗黄豆粒容易，从玉米堆里
找出一颗想要的玉米粒却不容易，
认陶片的功夫让老师傅们很是牛
气了一阵。

年轻队员显然功力尚欠，看着
残片在自己身上瞎比画。胳膊？不
对，太粗。肩膀？不对，太平整。老杨
并不着急指导，冷眼随着无头苍蝇
般的“娃们”转圈圈，撇撇嘴，说：

“别急，看清陶片颜色去找。”随即
又朝他们撇撇嘴，叮嘱道：“光看颜
色也不行，得看陶片里边的道道，
外边的纹纹。”

残片基本找齐，按部位摆放一
长溜，不用招呼，大家集结陶俑躯
干部分的残片初步拼对完成后，用
软绳捆绑，集结“站立”起来，像战
场上撤下的伤员，等待移交修复部
门进行正式的黏接修复。

顷刻聚拢一起，从脚开始逐渐
向上“垒接”。体腔好办，里边塞上
软垫，外边用宽带子捆绑临时固
定，勉强可以完成站立。胳膊尤其
是半抬的右半部分，十几斤的重
量，绑不好的话会前功尽弃。

像身处超复杂的刑侦现场或
玩拼图游戏，陶俑残片初拼不仅需
要耐心和技术，还需要一点儿想象
力。公众非常关注兵马俑修复，我
更知发掘现场初拼过程有多不易，
S君说：“看着这件陶俑站起来，我
眼泪差点流出来。”

我们没有磨洋工

由于建筑坍塌，上层填土及千
年以来形成的淤泥，重重塌压在陶
俑、陶马残片的表面。失去胶质黏
附力的彩绘，大部分反贴在填土及
淤泥的表面，形成与土结合紧密的
印痕。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留住陶
俑表面的彩绘，使彩绘在清理的时
候不被“粘”下去，成为技工上岗培
训的第一课。

清理用的工具全是医用器械，
有各种型号和规格的手术刀、药用
棉签、脱脂药棉。刀片有圆刀、弯
刀及三角刀等。先是请后勤部采
买了12号刀片、7号刀柄，以适合
土层较厚的区域开展深部割切，
后来又换成4号刀柄与20号手术
刀片配合使用，用于土层薄的区域
开展浅部割切。尽管总钱数不多，
三年间持续采买，采购员也成了医
疗器械店的熟客。

游人很难看到清理彩绘的全
部细节。2010年4月2日，正在清理的
十过洞24号陶俑，下半身的颜色非
常棒，白色足面，系橘红色鞋带，腿
扎红色花结，腿胫褐色底漆上涂漆
黑颜色，裈管底部和表面淡紫色，
清理的工作量很大。加上当天是星

期五，所有清理、摄像工作必须赶
在下班前告一段落，所以特意增加
了人手。

工作面狭窄，四人从进入工作
面就双膝跪地，两个多小时没歇口
气，没喝口水。与此同时，栏杆外一
阵喧嚣，一位导游反复给游人叙
说：“几个月现场都没啥变化，磨洋
工，看着人都着急”“老鼠打洞都比
他们的效率高”“他们每天就干一
点，挖出的土都不够塞牙缝”。

这样的话，让蹲得腿发麻、跪
得膝盖酸痛的师傅们情何以堪。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针对彩
绘遗迹，必须等到发掘面的湿度
合适。控制湿度唯一的办法是喷
水。在距彩绘遗迹表层10—15厘
米时，对土层表面进行多次、间断
性喷水，直至湿度达到83 . 5%RH
左右，土壤含水量达到18 . 7%，使
用12号镰刀形的手术刀，每次下
割3厘米左右深度，再喷水，一层
一层掘进。

到了距彩绘遗迹表面1—2厘
米时，喷出的水得是雾化状态，使
清理面湿度达到80%—85%RH，
土壤含水量达到18%—19%。如果
喷水量过大，间隔时间较短，彩绘
层就会被泡膨起翘。如果喷水量
过小，间隔时间太长，土层就得不
到适度浸润，显得有些干密，一来
手术刀割不动，二来下刀处两边
的土由于刀刃挤压分离，彩绘会
黏附在土层上“跑”了，造成与主
体遗物脱离。

老师傅说：“水喷了之后，不能
焖得时间太长，不能让水全部渗
透，表面土有点像稀泥，下边还得
有点干，这样下边的土是硬硬儿
的。手术刀不能一下子深到彩绘的
底儿，要留点儿。快点抽出刀子，上
边的稀泥沾在刀刃上，就带出来
了，下边土硬，带不上来，用棉签蘸
水，一点一点搌，不能再用刀。”

安排新工人轮流实习，主要是
体会师傅说的“稀泥”“硬硬儿”都
是什么感觉，一段时间之后，清理
效果确实不错。

彩绘陶片初步清理后，文保人
员喷涂保护药水，覆盖药棉。白色
药棉和保鲜膜包裹后的陶俑，像才
下战场的伤员。

一次，我在家看电视剧《心
术》，其中有个情节很受触动：一
位老教授认为学生的手术不到
位，自负地补了一刀，最终造成病
患濒临失明。我不由自主地和陶
俑彩绘清理挂上了钩，清理陶俑
彩绘，入刀深浅度和这个眼科手
术一样，往往是几个小时进行得
都非常顺畅，临近“收刀”端详成果
时，看看这儿还有一点土，那儿还
残留一点炭灰，不由自主再去补一
下，却“过了”，颜色沾在了刀尖上，
不免让人心生懊恼。

（本文摘选自《唤醒秦帝国：我
在秦始皇陵发掘兵马俑》，内容有
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在秦始皇陵发掘兵马俑

《唤醒秦帝国：

我在秦始皇陵发掘兵马俑》

许卫红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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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3日，沉寂了24年之久的秦俑一号陪葬坑开始了新一轮的发掘工作，这是该坑自1974
年发现之后第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许卫红担任前期工作的领队。在新书《唤醒秦帝国：我在秦始皇
陵发掘兵马俑》中，许卫红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记录了此次发掘的全过程。她带领读者穿越时空，
走进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地下帝国，层层揭开“兵马俑谜题”背后的考古发现与学术思考，让古老的历
史在现代的笔触下重新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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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卫卫红红在在秦秦始始皇皇陵陵兵兵马马俑俑发发掘掘现现场场工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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